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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狂歡節過了，街頭一片蕭條，人們的精力似乎還沒有恢復過來。一些餘興尚在的人，穿著小丑衣，在街頭留連。　　我去找柏

德樂神父，幾年沒有聯絡，他已經離開了。接替他的是彼得神父，他很忙，我們還沒講三句話，找他的人已來了好幾起。我看時機

不對，約好改日再去詳談。

　　老實說，我不認為東尼他們的研究有什麼價值，卻對他們的生活方式頗感興趣。還有一點，也許是更重要的一點，就是神秘難

解的凱洛琳。她永遠是靜靜的，連甜美的笑容也披著一件神秘的紗衣。

　　她在這群人當中做什麼？果真是東尼的未婚妻？或者是逃家的孩子？

　　一等到了日落，我就爬上了那座危樓。

　　我最關心的，是凱洛琳在不在？一進門，我就看到她盤坐在一側，正在教一個女孩子讀英語。

　　凱洛琳見到我，微笑著伸手過來，彼此招呼了一聲。她依舊是那身打扮，人很經看，只是下嘴唇薄了一點，不笑時彷彿心事重

重。

　　東尼不在，尼奧便過來與我聊天。他說：「你來得正好，今夜我們有個聚會，你可以參加。」

　　房中人不少，尼奧一一為我介紹。其中有一家澳洲人－－長髮垂肩的菲力與他的太太白蒂，還有個三個月的小兒子尼可。

　　凱洛琳指著尼可說：「他是我的丈夫。」

　　我笑著說：「那麼你有一個未婚夫，一個丈夫了。」

　　她睜著眼睛說：「什麼未婚夫？」

　　「東尼不是你的未婚夫嗎？」

　　她恍然大悟：「啊！東尼！誰都是他的未婚妻！」

　　我聽了，心頭有說不出的興奮，轉念卻又自責。唉！要出家了，還有這種荒唐念頭！

　　一個高高大大的阿根廷人，長得倒像印度人，名叫甘格，他也是這裡的「長老」。另一位是墨西哥人，叫做格林哥，個子瘦

小，兩根眉毛濃得聯成一線。他能說西班牙口音的英語，一開口就教人絕倒。

　　那個學英文的女孩叫瑪琍亞，巴西人。眉清目秀，身材極為迷人，但坐相太不雅觀。她兩腿呈大字形張開，迷你裙也滑到了腰

間。

　　不久，東尼回來了。他穿著一件非洲的大褂，彩色的圖案非常醒目。他把雙手一抬，袖角垂直落下，竟是一整塊方布，中間是

幅非洲圖騰。

　　他一進門，氣氛立刻改變了，十來個人以他為媒介。一忽兒巴西話，一忽兒英語，不過說得最多的，還是西班牙話。大家談了

一會，便開始正式討論問題。

　　尼奧、秀子、甘格三人並排靠牆面東坐著，東尼單獨對著他們，頗像受審的罪人。餘人各佔一方，我特意坐在凱洛琳身側，準

備仔細地欣賞她的一舉一動。

　　開始時，他們講的是葡萄牙語，不時夾著幾句西班牙話。不久便如流水行雲般，全部講起西班牙話來了。

　　我雖然聽不懂，卻看得出氣氛頗為緊張，尼奧等三人集中火力攻擊東尼。發言最多的是尼奧，秀子插不上嘴，每次一開口喊

「東尼」，馬上就被別人接了下去。整個爭論過程中，只聽到她不斷地喊著：「東尼！」「東尼……」
　　場中各人似已司空見慣，大家不動聲色，面上毫無表情。菲力和白蒂逗弄著尼可，只有格林哥頗為不安地玩著手指。

　　我覺得很無聊，拿出紙和筆，給每個人速寫。凱洛琳看到了，歪過頭來欣賞。我把尼奧畫成一個巨人，呲牙咧嘴地咆哮著，東

尼則如同非洲土著般，跪在地上求饒。

　　凱洛琳看我畫完了，忙伸過手來，把畫紙拿去，將它揉成一團，並給我使了一個眼色。我猜想一定是尼奧過於跋扈，她怕我惹

上麻煩。

　　吵了半天，似乎得到了結論。東尼的態度軟化了，便打算翻譯給我們聽。尼奧不依，大聲喝斥。

　　東尼火了，改用巴西話大聲說道：「你儘說西班牙話，我不翻譯他們怎麼懂？你要知這裡不是阿根廷！」

　　原來他們所爭論的，是菲力幾個人的去留問題。這些人都是東尼邀來的，尼奧給他們訂了期限，強迫他們到時搬走。

　　最後，菲力和格林哥都同意三兩天內離開，這個問題才告解決。一事方了，爭論又重新開始。我覺得這個團體辦事如同兒戲，

連彼此間的溝通都有困難，又如何討論高深的神學問題？

　　我又動手速寫，凱洛琳也歪過頭來看。

　　突然，東尼叫道：「凱洛琳，請妳坐近一點！」

　　她依言移到前面，東尼說：「妳決定了沒有？」

　　「決定什麼？」

　　尼奧說：「決定是否加入我們？」

　　凱洛琳說：「我早就決定了。」

　　尼奧說：「那麼妳願意做『修行人』？」

　　凱洛琳歪著身體點點頭，但也像是搖頭。

　　接著東尼問我：「你呢？」

　　我連怎麼回事都沒有搞清楚，但凱洛琳既然願意，能與她在一起，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。只是我本來是要去修道院的，怎能糊

裡糊塗的又答應他們。我便說：「我願意，但是我先得知道進修道院的可能性。」

　　尼奧說：「沒有必要，天主教已經沒落了，在那裡你什麼也學不到。」

　　我不便多說，只好說：「至少，我希望能有點時間，多瞭解你們一點。」

　　尼奧說：「明天下午兩點鐘，你到這裡來，我們有人專門為你解說。」

　　我心裡開始有點不安，他們一派黑社會作風，莫非設了個圈套釣我上鉤？但轉而一想，釣我做什麼？我無錢無勢，毫無利用價

值。再說，以這種方法未免太兒戲了。

　　話說回來，我當前的條件，不正符合他們的需求嗎？一個單身的外國人，無牽無掛，又沒有正當的職業，還打算出家做修士。

如果他們是個國際性的不法集團，我正好供他們驅使，或者做隻代罪的羔羊。

　　但是，是我主動找上他們的，除非他們以凱洛琳為餌。這更不合邏輯，他們怎知道我會喜歡這一類型的女孩？就算知道，又到

那裡去找這種人？如果說是裝的，得要有非常成熟的演技才行。

　　不論如何，費了這麼大的功夫，只為了釣我上鉤是絕不可能的。既然能動用這麼多演員，他們應該很有實力，那怎會住在這麼

破爛的地方？偏偏房中還畫了幾個太極圖，真像專門對付我似的！憑哪一點呢？我有什麼可資利用的？

　　胡思亂想中，只見他們愈爭愈烈，東尼處處居於下風。秀子除了高喊「東尼」外，竟然也能說出幾個字來。我細聽之下，倒也



懂了，原來是為了錢。

　　大家火氣愈來愈大，僵持不下，尼奧遂提議用戒律解決。於是他們四人各自掉頭，面對著牆。每說一段話，便背一節經文。不

久之後，果然心平氣和，得到了結論。

　　會開完了，東尼很激動地握著尼奧的手，悔恨自己太衝動，幾乎控制不住情緒，並對尼奧的見解表示由衷的佩服。尼奧也謙虛

地誇讚東尼，認為他看得很遠。

　　我在一旁愈看愈迷糊，這些人的表現，使我無法作理性的判斷。東尼在在都像一個領袖，他勇於認錯，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，

個人的才華又出眾。尼奧卻始終支配著他，而且無形中又好像有種後盾，如果說有問題，一定是出在尼奧身上。

　　尼奧很神秘，有著希臘人的面龐，堅定而穩重，一點也不顯露心中的情感。他說話時雙目炯炯有神，直透對方心底，頗有黑社

會人物的風範。

　　最令我驚異的是在會議完畢，秀子手執蠟燭由我面前經過時。我一眼看到她兩隻的內側，自腕迄臂，每隔三、五公分，就有一

道七、八公分長的疤痕。一共有十多道，而每一道疤痕上，都有用羊皮線縫過的痕跡。

　　我立刻想到黑社會中的某些儀式，這些疤痕顯然是利刀割出的，割得這麼整齊，委實殘忍無比。以常理而論，沒有一個正常

人，會任人一刀一刀地割成這個模樣。除非是神智完全受到控制，人失去了自主的能力，這種事才可能發生。

　　我再仔細觀察秀子，她身材纖小，有著典型的日本人面孔，眉毛淡得不可辨識。她很少說話，就是說時也很緩慢。經常低著

頭，任那長長的黑髮拂拭在盤坐的腿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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